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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llection of Hong Kong Poems Published in the 19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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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白話詩迄今可考的信史，可追溯至191 6 年一 一 那是以許德鄰編選的 
《分類白話詩選》算起的。這本詩選是新文學史上第一本新詩總集，收錄了自 
191 6-1 91 9年的25 0多首白話詩；直至 1925年李金髮詩集《微雨》出版前後， 
剛好十年，中國白話詩的發展已陷於停滯不前的沉悶局面，《微雨》甫面世便備 
受各方矚目，這是其中一個原因一一鍾敬文説「詩壇的空氣消沉極了」，他讀了 
李金髮的〈棄婦〉、〈給蜂鳴〉等詩，説「突然有一種新異的感覺，潮上了心頭」， 
雖然「起初就已是那樣覺得它的不大好懂了」，然而「像這樣新奇怪麗的歌聲， 
在冷漠到了零度的文藝界，怎不叫人頓起很深的注意呢？」黃參島也有相近的論 
説 ：「在白話流行了七、八年的當兒，忽然有一個唯醜的少年李金髮先生，做了 
一本《微雨》給我們，並在我們心坎裡，種下一種對於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 
哀的美麗。」前此 ，葉紹鈞指出「近年短詩盛行，觸目皆是，使我心生疑念…… 
看的越多，興味越淡，即如某先生之作，也覺稍帶勉強的意思。」茅盾對新詩也
有婉委的微言：「這一二年來，新詩出產的最多，不能盡滿人意，自難諱言。」 
蒲風在30年代中寫了一篇〈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 ，把 1919至 1925年 
列為嘗試期和形成期，撇開此文的偏見不論，光以這段分期而言，倒是很有見地
的 。
上世紀2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教育相當保守，「學校」（私塾）多由「宿儒」 
主持 ，至1923年左右才有「部分小學教師起來提倡讀國語」；至於報章的副刊， 
仍稱「諧部」，刊載的多是掌故軼事、文言或半文半白的連載小説。此種保守狀 
態持續至1 9 2 7年前後，《香江晚報》（副刊編輯為吳灞陵）、《大光報》（總編 
輯為黃天石，筆名傑克）及一批報章才陸續開辦「新文藝副刊」|而且蔚然成風， 
吸引了不少青年投稿，香港新文學才因而普及。基於上述原因，一般論者以為， 
香港新詩可考歷史，由1 927至1928年才開始的— 魯迅1 927年2月來港演講， 
為香港新文學推波助瀾；《伴侶》則被稱為香港新文學「第一燕」 ，於 1928年 
創刊。
查實不然，香港新詩早在1 9 2 4年已有史料可稽。
黃天石在1 9 2 7為 《大光報》開設新文藝副刊之前三年，即 1 9 2 4年 ，曾主 
編 《小説星期刊》這本以半文言（半文半白）小説為主的周刊，便 以 1 甫白」形 
式 ，刊載了不少新詩；那是迄今可考的最早發表新詩的期刊一一這是研究三及第 
文體的黃仲鳴的意外發現，他找到一批《小説星期刊》，知我對香港新詩發展史 
感興趣，便影印了一套給我。1924至1925年 ，在該刊發表的的新詩篇目計有：
期數 篇名 作者
第一年第1 1期 〈月上〉 L.Y,
第一年第1 1期 〈微波〉 L.Y.
第一年第1 2期 〈寄友〉 L.Y.
第一年第1 3期 〈悲秋〉 L.Y,
第一年第1 3期 〈寄昭玉二姊答贈照〉 L.Y.
第一年第1 3期 〈詠月〉 L.Y.
第一年第1 3期 〈對月有感〉 L.Y.
第一年第1 6期 〈月夜〉 L.Y.
第一年第1 6期 〈暮色〉 L,Y.
第二年第1 期 〈我愛〉 L,Y.
第二年第1 期 〈春之密秘〉 L,Y.
第二年第2 期 〈玫瑰花〉 L,Y.
第二年第2 期 〈杜鵑聲裡〉 L.Y.
第二年第2 期 〈春花〉 L.Y.
第二年第2 期 〈潰兵〉 明
第二年第3 期 〈荒唐室隨筆〉 競明
第二年第3 期 〈慰安〉 許夢留
第二年第5 期 〈蝶〉 亞暢
第二年第5 期 〈漁船〉 明
第二年第5 期 〈荷池緩步〉 笑
第二年第5 期 〈一朵已枯萎的玫瑰花一一寄丫〉 明
第二年第5 期 〈愉 快 （一）至 （六）〉 明
第二年第6 期 〈春色〉 余夢蝶
第二年第6 期 〈詩〉 夢蝶
第二年第7 期 〈弔孫中山先生〉 灞陵
第二年第7 期 〈花月〉 陳關暢
第二年第7 期 〈窗外的琴聲〉 俳拓
第二年第7 期 〈荷花月〉 陳關暢
第二年第7 期 〈微雨〉 陳俳拓
第二年第8 期 . 〈可憐之花〉 夢蝶
《小説星期刊》連續六期（第一期至第六期）發表羅澧銘一篇題為〈新舊文 
學之研究與批評〉的長文，從胡適的「八不主義」説起，基本上同意新文學的主 
張 ，但 對 「不用典」、「不避俗話俗字」則有異議，他 在 「新文學派」與 「舊文
學派」以外提出「折衷派」，提倡「白話中的文言，文言中的白話。不新不舊， 
不欹不偏，折衷辦法，庶其可乎。」這番見解雖云1  斤衷」，在八十年後的今天 
看來仍站得住腳，且有幾分先知的意思。
許夢留的〈新詩的地位〉極可能是香港新詩史上第一篇詩論，這篇為新詩辯 
護的文章發表於《小説星期刊》第二年（即 1 9 2 5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就我所 
知 ，它至少是香港迄今出土新詩論述文獻最早期的一篇。許夢留的主要論據，是 
一代有一代的新詩，力陳新詩「不死守成法」方可開創新領域，「如漢人創造五 
七言，唐人創造近體詩，宋人創造詞，元人創造曲一樣」，「反對者毀謗新詩是 
反叛麼？這大錯了」，因為新詩「是一種新的組織，自然是另有它新的形式內容 
了 ，新詩是打破一定的字句，打破平仄，不見對偶，不要押韻的，用現代的言語 
一一國語來表現的……_ 種自由詩體，假如我們想用那體現的感情，奇妙的想 
象 ，豐富的材料，自然的節奏，來表現人生的真，善 ，美 ，新詩也許是能當此重 
任呵 ！」他也不認為南方人一一尤其是操粵語的廣東人，包括他自己一一在運用 
國語寫詩有不可踰越的困難，他認為「雖完全不懂國語的，也能看得懂國語文， 
且比較文言的費一周折工夫解釋的明白些，文言難道是我們的方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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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 《小説星期刊》發表新詩最多的作者署名「L.Y.」，其實他的詩有時也是 
白話中的文言，文言中的白話」 ，比如這首〈月夜> :
黃昏月拉胡琴，
拉得處處黃昏，
一陣清風來，
吹得煩惱去無痕，
去 無 痕 ，
夜 沉 沉 。
L.Y,也有一些詩採用新文藝腔比如這首〈微波> :
你只微微的一笑，
已經感動我心了。
我的好心兒呀！
「出 來 ，用你的愛情去迎接他！」
但你只微微的一笑，
已經感覺到將來了。
可怕的將來呀，
「我們怎樣來固結現在的愛情呢？」
在香港新詩發展了八十年後今天的尺度看來，這些白話詩大概沒有甚麼可論 
之處，但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承認那是香港新詩史可能的始源，大概較之前論推早 
了三、五年，如果把這些略覺稚嫩的作品放回同時期的大脈絡，我們其實不必慚 
愧 ，因為它們出現的時候，整個中國新詩界仍處於沉悶而「不能盡滿人意」的摸 
索期。
值得一提的是〈弔孫中山先生〉一詩的作者灞陵（即吳灞陵），他是香港上 
世紀早期的「雜家」，既是報刊編輯，也是新文學作家，既長期參與香港的新文 
化和新文學運動（至60年代，仍參與新雷詩社的活動），也是本地山水的擁護者 
和力行者，資深旅行家李君毅曾在多篇文章提及吳氏，説大半生鍾愛香港山水， 
皆因年輕時受到吳氏的啟蒙。吳灞陵在《小説星期刊》寫新詩，寫小説，還寫了 
一 篇 〈香港汽車業之將來〉的論説，稱作雜家，誰曰不宜？
五
手頭有一本殘破不堪的詩集，出版於1930年左右，名叫《和諧集》 ，收錄 
了作者李聖華1922至 1930年間所寫的新詩3 2首 ，散文 1 0篇 。李聖華20年代 
在廣州花地培英中學教書，30年代隨校南遷香港，他大概讀過一些外國詩，像西 
方浪漫派詩人那樣以詩跟天地對話，在抑制中有情欲的舒放，在穆靜裡有蠢動的 
心事；它至少早產了十年|作者也大概早慧了些，以至一直跟他所處身的時代—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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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斯時相當保守、也相當沉悶的文學社會— 顯得格格不入，因而在這塊借來的土 
地上寂寂無聞凡數十年……然後它或匿居於圖書館一角，沉睡了一段漫長的歲 
月 ，圖書館拆卸後，它藏身於舊書堆中，不見天日，沒多少人翻過；有一天，它 
從書箱裡被釋放出來，時間大概已經是80年代末期，地點是加拿大多倫多。這塊 
土地回歸後一年，它跟一冊梁宗岱翻譯的保羅梵樂希 （ Paul Valery) 詩 集 《水仙 
辭》回流故土，因緣際會，輾轉落在我的手中。猶記得把它帶回家的第一夜，翻 
動每一頁都感到一陣不尋常的心跳，在時間和塵埃的氣味裡 > 有一個幽靈悄 
悄從七十多年的沉沉大夢中甦醒過來，喃喃的彷彿在憶述一段死了很多次也 
沒死透的香港新詩史……
我在拙文〈三四0 年代的華南新詩〉曾寫下這段文字：
去年蘇賡哲先生托友人送了 一冊李聖華的《和諧集》給 我 ，内收李聖華 1922 
至1930年在香港所作新詩和散文。新 詩 部 分 ，誠如為此書作序的黃石所言， 
有一種「朦 朧 ，幽微的美感，輕盈隱約的幻泉，清淡宜人的美味」，同時又 
有 一 股 「頗 濃 厚 的 『雅歌味 』 （ The taste of song of son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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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細讀幾回，覺得集內的抒情詩比之當時的北方白話詩，不但毫不遜色，'更 
有一種北方白話詩所無的特質— 宗教情操與反叛精神的深層抗衡，這是另一篇文章 
的課題了。《和諧集》即若不一定就是香港的第一本新詩集，至少也可證明在20 
年代初期，新詩已在香港這塊位於南方最前沿的殖民地上播下種子，以至萌芽。
那時我對李聖華其人一無所知，故此在注釋中説「此冊《和諧集》缺封頁， 
亦無版權頁，內有「培英中學圖書館藏書」蓋章 ，頁 6 1 《祈禱》一文，文末寫有 
『十三，二月，廿三，培英』，估計作者為培英中學教師。」兩年來斷續查究，在 
培英中學網上出版的《培英史話圖説》中找到李聖華的照片，確定他是培英教 
師 。另外 ，有一位李聖華於 I 9 6 0年出版了 一本與劉楚堂合著的《耶穌基督在中 
國古籍中之發現》（春秋雜誌社出版），估計與《和諧集》作者是同一人，待考。 
至於為《和諧集》作序的黃石，我 在 《陳君葆日記》找到他的簡介：「黃石，生 
卒年不詳。筆名黃華節，養初，一度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學院任書記之職。著有 
《神話研究》 ，譯 有 《家族制度史》 ，又與呂一舟合譯《少年世界史綱》 。」
比起上文提及的《小説星期刊》所刊載的白話詩，《和諧集》的確多了一種
詩人是神秘的缺1蛛 
在宇宙黑暗的角落上 
彳布滿了心的網維。
----〈詩人〉
「朦 朧 ，幽微的美感」 ，語言也顯然嫻熟和利落得多：
上帝從弱草尋得愉快的報酬，
上帝從美靜的秋葉欣悉宇宙的默禱。 
一 一 〈欣賞〉
我有滿案的詩詞，
我 有 一 風 琴 ，
我有一臨河的小窗，
生命不算寂寞了。
我 有 一 幅 畫 ，
精 印 在 湖 心 ，
盪 舟浪遊時，任 情 的 欣 賞 。
我有很多花 
漫 生 在 路 邊 ，
耕 罷 歸 來 時 ，隨意的採擷。
我 是 萬 有 的 ，
只因活在萬有中，
生命那裡是寂寞？
一 一 〈生命那裡是寂寞〉
我 的 妹 妹 ！
天快亮了 
我還未入 睡 。
請用你的嘴唇 
像雌鳥般孵伏著 
我 的 眼 蓋 。
靜待我的眼睛 
像離鳥般
自破卵殼，振翼出來"
一 一 〈失眠時的懇求〉
我常用眼光呼唤你來，
但你慣用你的琴聲。
我們互相呼唤著，
直到這個嘴唇貼到別個嘴唇之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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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正明媚
枝上的斑鳩互相呼唤著。
— 〈呼喚〉
李聖華作為南方教會學校的教師，這些詩行無疑潛藏了宗教情操，另一方面 
在含蓄的比喻中也流露了開放的愛情觀，也許比之同時期的冰心、宗白華的小詩 
大膽些，同時又幽微婉約些。然則他身處南方邊陲，作品顯然沒有公開發表一一 
黃石在序言第一句就説：「我很欣幸我是這本詩集的第一個讀者」，成書後也鮮 
有知音，因而默默無聞，在文學史之外塵封了七十多年。
李聖華的散文嚴格説來可歸納為散文詩，不分行更能暢所欲言，宗教情操與 
反叛精神的深層抗衡更為彰顯：
我常引誘你到森林的蔭影中去，因此他們譏誚我是狡猾的情人。
他們很矜持，保守著愛的距離，只用眼神作心靈交通的媒介，然而我慣用手
指和嘴唇來溫存你。因此他們批評我的舉動有近於狎玩了。
任由他們怎樣的批評我，我仍然用著深摯的感情愛你。
我在戀愛中是一盲目者，因此我靈敏的耳朵，能從遠處聽到你的歌聲，伶俐 
的鼻能從遠處嗅到你的芬芳。然而我並不滿足。我不能再忍耐著愛的距離。 
我 要 撫 摩 你 ，抱 你 ，吻 你 ，發生磨擦的極熱。
讓別人像相吸而又相離，循軌而行的星宿。讓你和我像兩顆流星相撞相拼， 
混成一團火。
一 一 〈我將呼吸你的熱情和節奏〉
我渴望見到你的裸體。
你常用頭帕遮蔽著你的鬈髮，用黑紗蒙著你的美眼，五彩的衣裙掩飾你的玉 
體 。我渴望可以把牠們揭去，但我沒有那般偉大的法力。
因此我私心存著這種希望，希望在你沐浴時得有窥伺的機會。
但你常在夜深，我疲倦了而酣睡著時，到森林的活泉中沐浴。那裡是人跡罕 
至 的 。
明天醒來，我只看見你玉揩更清新，更 馨 香 ，好像花朵給黑夜的露珠和春風 
洗 潔 過 ，在 早 晨 時 ，流露出鮮豔的色彩和珍異的芬芳。那時我知道你又洗澡 
過 了 ，而我又失去窺伺的時機。
為著滿足我心靈的欲望，我應忍耐著疲倦，戰勝睡眠的魔力，在深夜星光 
下 ，去窺伺你活泉中的真體。然後乘機捉到你，緊壓你在我的胸際。
一 一 〈我渴望見到你的裸體〉
《和諧集》最早的詩寫於1922年 ，比之《小説星期刊》的白話詩又早了兩年。 
香港在上世紀20年代已經出現與中國同時同步的新詩是毫無疑問的，中間何以停 
滞了十多年，至30年代中才再度崛興，與上海互為現代詩發展上的「他者」，則 
有待進一步考掘，以填補約莫十年的空白。
